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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南部就沒有印度

洛瑞羅*

葡萄牙人對荷蘭人來到東方的感受

1595年，由科內利斯·德·霍特曼(Cornelis 

de Houtman)率領的一支荷蘭遠征隊首次冒險航

行越過好望角，在亞洲海洋上向葡萄牙人發起挑

戰。這一事件不僅對荷蘭和澤蘭(Zelândia)，而

且對於葡萄牙和“印度國”來說都是一個異乎尋

常的轉折點，就更不用說它給整個歐洲和亞洲造

成的種種麻煩了。有關荷蘭人怎樣緩慢而無情地

建造其東方帝國的歷史一直被世人不斷傳誦着，

甚至其建造這一帝國的各個階段都廣為人知。但

是，本文之目的不是要介紹這些史實，而是要探

討葡萄牙人對荷蘭和澤蘭船艦從16世紀初開始出

現在亞洲海域有怎樣的反應，對所謂“荷蘭人的

威脅”有甚麽感受。對於這個問題，看來並沒有

引起近代史學家們特別的注意。當然，本文對此

問題的探討顯然也祇是初步的，儘管會提供大量

的相關資料，而這些史料無疑值得有興趣的學者

們將來進行更加深入的分析與研究。

1578年，年輕的君主唐·塞巴斯蒂昂(D. 

Sebastião)不幸逝世於摩洛哥北部城市凱比爾堡

(Ksar-el-Kebir)，導致葡萄牙王位無人繼承。不

過，好在這個時候，葡萄牙國王的臣民們已在整

整八十年前就着手創建了一個通常稱為“印度

國”的富有特色的東方帝國。當時，這些葡萄牙

人白手起家，在亞洲海域漫長海岸線上的戰略要

地建立了一個個要塞、炮臺和商貿網點，它們之

間均有固定的航線相連接；他們還憑藉武力或通

過外交手段在亞洲許多地方獲得了進行奢侈品貿

易的大量配額，並以好望角為基地牢牢地控制了

海域的航行權。葡萄牙人所壟斷的“印度航線”

曾經在數十年內向歐洲市場供應了亞洲最珍貴的

天然物品和手工藝品，特別是香料、藥材、陶

瓷、紡織品和寶石等。“印度國”乃是葡萄牙人

開創之事業的產物，其首府設於果阿(Goa)；它

猶如一部複雜機器，不僅是行政管理機構，同時

也是造船基地和軍事基地。

與此同時，那些不再為王室効勞的葡萄牙軍

人和商人還在亞洲建立了另一個為其私慾服務的

非正式的葡萄牙帝國。這個被近代某些史學家稱

為“影子帝國”背離昔日葡萄牙人大發現時進行

亞洲貿易的運作機制，因為他們在16世紀頭幾十

年內發現，在東方世界，那些最富於冒險精神的

人，那些擁有一定基本財富，譬如一艘商船、一

筆不多的投資資本或在航海領域有某些專長或具

有一些作戰本領的人，最有可能撈到大錢。於

是，許多葡萄牙人在為葡萄牙王國効勞一段時

間之後便不回國，而滯留在東方從事商業貿易活

動或為亞洲當地的一些王國充當僱傭軍以尋求財

富。隨着時間推移，一個個葡人群體便在東方沿

海地區、特別是在能夠躲避強大的“印度國”控

制的地區逐步定居了下來。
(1)

當1581年西班牙菲利普二世擊敗那些不具有

如此充足“條件”之對手、被托馬爾(Tomar)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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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們擁戴登上葡萄牙王國寶座時，許多葡人已在

亞洲廣闊的地域定居下來。與此同時，“印度航

線”也早已正規地運作了起來。1582年，伊比

利亞王國政府收到一份根據里斯本擁有的書面資

料和一些有海外經歷的人所提供的口頭資訊編撰

的未具名報告。
(2)
該報告後來十分出名，實際上

也就是學者們經常引用到的《葡萄牙在印度地區

的城市及要塞記事》。其中扼要介紹了葡人在好

望角以遠領域所擁有的領地和利益情況。
(2)
關於

葡人在印度洋沿岸的情況，該報告指出，除在果

阿地區所擁有強大的軍事基地之外，葡人在印度

斯坦西部至少有二十三座要塞，在霍爾木茲海峽

至少有四座，在非洲東海岸至少有兩座，在錫蘭

至少有兩座，在科羅曼德爾沿岸也至少有兩座。

報告還清楚地指出1582年前後葡人的統轄集中

在印度西部及其附近地區。這一片具有戰略意

義的廣袤地域始終被置於葡萄牙的“戰艦、武器

及軍事人員”的保護之下。
(3)
不過，其東部地區

則完全是另外一種情況，因為在東南亞及東亞

廣大地區，葡王國能夠有效控制的地方事實上

非常有限，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的祇有馬六甲

幾個港口城市以及澳門，還有就是位於印度尼

西亞群島包括蒂多雷(Tidore)、安汶(Amboíno)

和索洛爾(Solor)在內的五、六個要塞炮臺。至

於在更遠的東亞地區，葡萄牙的官方事業就不

得不面對更大的天然的和人為的障礙。儘管被

葡人稱為“南部”的地區是亞洲某些寶貴財富

的源泉，但確是當時強大而過份遼闊的“印度

國”
(4)
之力量最為薄弱的地方，因為那裡存在着

一個“影子帝國”。

里斯本圖

引自布勞紐斯和霍根伯格(G. Braunius、F. Hogenberg)之 Civitates Orbis Terrarum，安特衛普(荷蘭)·1618



3 文 化 雜 誌 2010

文

獻

沒
有
南
部
就
沒
有
印
度

葡
萄
牙
人
對
於
荷
蘭
人
來
到
東
方
的
感
受

1580年前後，葡人已經在亞洲舞臺上扮演重

要角色了。儘管他們在伊斯蘭教佔主導地位的一

些地區遭到反抗，但總的來說，他們出現在亞洲

廣大沿海地區時還是受到歡迎的，被當地人看作

是絕對普通的貿易、外交和軍事夥伴。因此，葡

萄牙在這些地區的航行和貿易都很正常，其船隻

可以從莫桑比克島到印度尼西亞群島最偏遠的島

嶼的亞洲海域內自由航行而不會遭到任何反抗，

可以在這個區域內所有大港口城市安全停泊，通

常祇是在亞琛 (Achém) 等少數地區遇到一些問

題。所以，葡船無須攜帶過多的武器彈藥，每艘

船隻祇要裝備幾門由有經驗的專業人員操縱的大

炮就足以對付可能發生的意外。這樣一來，船上

的空間就可以更多地用於運輸商品了。那時，在

航行於亞洲海域的一艘葡船，不管其噸位多少，很

少有配備超過十五到二十門輕炮的。
(5)
此外，葡人隨

着參與亞洲貿易的時間的推移，逐步開始運用起比

自己的重型船隻更輕快的當地船隻來做生意了。

16世紀末，有些看來是懷念昔日葡王國船隻

大量攜帶沉重武器膽戰心驚地航行於亞洲海域的

暴力歲月的葡萄牙作者，開始激烈地批評上述這

一幾乎是和平的航行景象，指責那些早於荷蘭人

出現在亞洲海域的葡萄牙老兵們不該棄武從商。

除此之外，葡王國知名的亞洲編年史家迪奧戈．

多．科托(Diogo do Couto)也對此發聲。他在1569

年發表的《注重實際的戰士對話》中寫道：“過

去人們到達印度時都要詢問最邊遠的要塞是哪

個，哪些要塞裝備有武器，以便知道哪個要塞是

他最值得去服務的。但是現在，由於某些人的貪

慾如此膨脹，以至於他們一來到東方某地，便有

人問他們：誰願意去中國、日本、孟加拉或巽他

(Sunda)群島？這時，幾乎所有的人都回答說，

他們要去那些讓其相信將會成為“摩爾人對我們

所說的能使其成為商人而不是仍成為過去征服印

度的那種騎士的地方。”
(6)

1582年前後，“印度國”已經變得非常強

大，儘管迪奧戈·多·科托在其後的一些著作中

繼續指責當時的同胞出於追逐最平庸的商業目

的，早已拋棄了前輩們通過軍事手段贏來的財

產。
(7)
實際上並非如他批評的那樣，事實是在16世

紀末期，所有的葡萄牙士兵在他們所到之處，仍

然在繼續進行各種充滿暴力的軍事活動，儘管這

些軍事活動就其規模來講比其先輩們確實遜色多

了。因為他們從心底裡不情願參與這樣的活動，

也不願意捲入統一的伊比利亞王國的政治圖謀之

中。
(8)
科托也如所謂“沒落文學派”的其他門徒一

樣，總是經常描述某些社會群體的秩序是如何過

時如何走向沒落， 並說這種沒落進程已經成為

普遍化的趨勢等等。
(9)
與此同時，儘管在亞洲的

貿易一直正常進行，但向“印度國”敲響警鐘的

第一個信號已經出現在大西洋了，因為自1591年

起，行駛在“印度航線”上的船隻開始接到不要

靠近聖海倫娜島(Ilha de Santa Helena)的警示，因

為那裡很不安全，有太多危險。
(10)
葡船在駛回歐

洲時通常都要在這個位於大西洋南部的島嶼作中

途停留，以便補充飲用水儲備。但是，這些船隻

同樣通常都從亞洲運來過多的商品而超載航行，

因此這些商船要抵抗來自經常遊弋在那一海域的

敵船之任何奇襲便變得極其困難。
(11)
所以，率領

船隊駛回葡萄牙的船長們都得到要進行封閉式航

行的命令，船上要加強炮彈和軍事人員的配備，

上層甲板要始終保持暢通無阻，特別是要盡可能

避開聖海倫娜島行駛。
(12)

如上所述，1595年對於亞洲的葡人來說無論

如何都是一個歷史轉折點，然而他們祇是在過了

一段時間之後才意識到這一新的總形勢，儘管

在此之前他們就不祇一次接到來自歐洲的相關

通告。譬如在前一年即1594年，果阿總督就收

到伊比利亞王國政府的一封函，警告他說可能

有懸掛別國旗幟的船艦試圖駛過好望角來到亞

洲，特別是可能到建有“葡萄牙要塞和駐紮有葡

萄牙艦隊”的“孟加拉、勃固(Pegú)和撒馬特拉

(Çamatra)”等地區；信中還要“印度國”總督不

僅要警惕來自歐洲的可能侵入，還要採取措施避

免這樣的侵入“得到摩爾人異教徒的支援”。
(13)

次年，印度總督又收到里斯本新的函件，通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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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將有一些船艦從弗蘭德斯(Framdes)啟航來

到東方的這些地區”。
(14)
實際上是由科內利斯．

德．霍特曼率領的四艘荷蘭商船從北歐啟航駛來

東方。這位船長曾在里斯本居住過，現在可以推

斷的他在里斯本居住期間肯定收集了指揮遠征船

隊來到東方所需的足夠資料。

儘管此次航行最終並沒有取得特別引人注目

的成果，但它為荷蘭人開闢了通往東印度的航

路，探尋了一條直接從好望角到爪哇島南海岸的

南部新航線。此前葡人從未嘗試走類似的航路，

顯然他們不需要這樣做。科內利斯．德．霍特曼

事實上是聽了他的同胞簡．哈依吉恩．範．林旭

登(Jan Huygen van Linschoten)的忠告才這樣做

的。這位荷蘭旅行家之前曾在強大的“印度國”

首府果阿呆過。他在其1595年出版的《東印度之

旅》中詳細地描繪了在印度尼西亞群島見到的財

富，斷言爪哇“是個進行貿易不會遇到任何麻煩

的好地方，因為葡人還沒有到達這裡，祇是爪哇

人把他們的一切運到馬六甲市場上去出售”。
(15)

荷蘭船隊實際上穿越了印度尼西亞的海域，在八

個月的航程中從未碰見過葡人的任何船隻。但根

據葡萄牙的一份資料，他們至少在爪哇島的萬丹

省(Bantam)受到了在那裡定居的部分葡商人的友

好接待，這些葡人向他們提供了“當地的第一

手資訊資料”。馬六甲的一對葡人夫婦，男的名

為佩羅·德·阿塔依德(Pêro de Ataíde)，甚至

對那些荷蘭人說：“在那裡可能會遭到襲擊，

建議他們要盡早提高警惕，以防爪哇人對他們

下手。”
(16)
現在看來，當時在那裡的一部分葡

人企圖挑起荷蘭人同萬丹當局之間的衝突，想

讓當地政府敵視那些荷蘭人。一些年之後，葡萄

牙“印度國“的一個文書對此這樣評論：如果沒有

這對葡萄牙夫婦不適當的提醒，或許爪哇人就實施

了他們的暴力計劃，這樣一來，“那些荷蘭人就永

遠回不了老家了”。
(17)
由於這對葡萄牙夫婦向荷

蘭人提供了重要資訊，結果葡萄在當地的許多情

況都出現在荷蘭人結束遠征之後所編寫的報告中

和所繪製的地圖上了。
(18)

荷蘭遠征船隊在結束了一次漫長而錯綜複雜

的旅行之後，終於在1597年回到了他們的國家。

他們帶回的資訊清楚地證明葡人壟斷的“好望角

航線”已完全停滯，於是荷蘭人立即着手準備

新的遠征亞洲的事業。與此同時，根據1596年

和1597年從印度寄至葡萄牙的官方函件可以推

斷：這時在“印度國”這裡卻一切風平浪靜，似

乎覺得沒有任何理由再驚慌失措了，因為在那些

函件中根本就沒有一個字提到荷蘭人遠征的事。

不過，稍晚些的著述中卻呈現一種迥然不同的景

象。譬如，迪奧戈．多．科托在其1611年撰寫

的《第十二個十年》就提到當1597年8月果阿當

局得到荷蘭人抵達東方海域的消息時，由於這些

人“過去從未到過印度這些海域，全城頓時騷動

了起來，連孔德(總督)也驚恐萬分。於是立即召

開緊急會議研究對策，因為他們感到如果這一令

人震驚的消息得到確認，那些荷蘭人“就可能毀

壞我們在馬六甲設立的要塞炮臺，就可能破壞印

度在那個地區的商業貿易，就可能搶奪中國及日

本的商船”
(19)
。

科托顯然很瞭解隨後事態的發展。根據他的

記述，在上述“印度國”總督召集的會議上作出

決定：祇要季風允許，就派遣一支艦隊去馬六

甲，“以確保那個地區的安全，並尋找荷蘭人

的船隊”
(20)
。這支艦隊從果阿啟航駛向南部海

域。但其艦長洛倫索．德．布里托 (Lourenço de 

Brito)卻表現出對搶劫來自爪哇和福建的商船比

尋找荷蘭人船隊更有興趣，儘管他在馬六甲瞭解

到霍特曼遠征船隊的兩名船員已經開小差到了巴

厘 (Bali)。這樣一來，布里托率領的這次緊急出

征不但最終甚麽成果都沒有取得就返回了印度，

反而在巽他卡拉帕海域(Sunda-Kalapa)同爪哇人

的戰鬥中損失了幾艘船。由於未完成所肩負的使

命，被判處向葡王交納一筆罰金。但不久他又擔

任了“索法拉號”船長。事實表明，這顆航海之

星的光芒總是在果阿的葡萄牙當局閃亮。
(21)
有史

料表明，看來最終給葡人敲警鐘的並不是荷蘭船

隊，而是英國人的另一支遠征船隊。
(22)
在那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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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葡人把英人誤認為荷蘭人或把荷蘭人誤認成

英國人的情況並不罕見。

現在人們不難理解當時在果阿為甚麽沒有甚

麽警覺。其主要原因就在於當時的“印度國”所

管轄的範圍非常大卻很分散，其貿易、外交和軍

事部門分管的事務遍及各個領域。這樣一來，一

些穿越南部海域的歐洲船隻就很可能不會引起設

在亞洲葡萄牙帝國地理中心的某個觀察人員的警

覺。這種情況在葡萄牙本土就不會發生。在那裡

每年除了偶爾收到從陸路寄來的零星的東方來函

之外，每年同東方的唯一接觸就祇有一次，那就

是當“印度航線”的商船到來的時候。因而在航

海過程中出現任何麻煩都會立刻引起重視；負責

管理海外事務的葡萄牙當局很快就會知道荷蘭人

遠征東印度的船隊可能給葡萄牙帶來的災難性後

果。於是，當科內利斯·德·霍特曼率領的船隊

起航駛向東方海域的消息一傳到里斯本，立刻在

1598年就有各種函件寄到果阿政治領導人手中。這

些函件首先通報說，“荷蘭船隊不久就會抵達東印

度海域”
(23)
，然後指示總督要 “抗擊任何來自正在

逼近的歐洲船隊的威脅”，要“立刻派遣足夠的軍

事力量到那些地區執行防衛任務”
(24)
，還必須認

真研究究竟需要採取哪些有力措施來保衛馬六甲

港口等
(25)
。接着又下達補充命令，要求嚴懲居住

在爪哇的那些曾經向荷蘭人提供過幫助的葡萄牙

人
(26)
；最後還於1598年派遣一艘戰艦從里斯本

徑直駛向印度尼西亞群島，指揮員為科斯梅·

德·拉費塔(Cosme de Lafetá)，其任務是“尋

找敵人船隊、阻止其可能在馬六甲港口停靠上

岸、進而強佔馬六甲炮臺及在那裡劫掠胡椒、

藥材和其它商品”
(27)
。

然而，荷蘭船隊根本無視葡萄牙當局可能採

取的那些抗擊措施，全速駛向東方海域，尋找和

利用一切機會同亞洲人做生意。由於在1580年

後，按照傳統的規矩，荷蘭人要得到東方的商品

祇有通過里斯本港口購買，因此他們感到太受限

制。所以，“在1598年，分屬五個行業的荷蘭公

司聯合派出總共二十二艘商船啓航來到東方”，

試圖衝破這種約束。其中一些船隻走“好望角航

線”，另一些穿越麥哲倫海峽前來。
(28)
十分有意

思的是，直到其後的一年，即1599年，寄自果阿

的一些函件中仍然沒有一個字提到荷蘭人的事。

然而就是在這一年，所有這些荷蘭商船就已經出

現在印度洋。沒過多久，他們的許多船隻就滿載

着他們在菲律賓及印度尼西亞各港口獲得的大量

珍貴商品啟航回國了。
(29)
他們的活動進行得如此

順利， 正如一位耶穌會士在幾年之後所分析的，

其中一個原因可能就是因為“他們的勢力越來越

大”，而在所到之處“基本上沒有遭遇到葡人的

抵抗”。
(30)

但是，我們不得不再一次在其後的史料中去

尋找更多的資訊。根據曾經在果阿待過的迪奧

戈·多·科托的記述，還有數目不詳的一些荷

蘭船隻“曾在莫桑比克島附近海域停留儲備飲用

水，然後揚帆來到果阿附近的印度洋沿岸，隨後

又全速駛向科摩林角 (Comorim)，在那裡他們

遇到並俘獲和劫掠了一些葡萄牙商船，但是對葡

人他們沒有招惹，搶劫之後就放他們繼續航行走

了。接着，荷蘭船隊“從那裡駛向馬六甲附近海

域”
(31)
。看來，這兩艘荷蘭船隻就是1599年1月

在“普魯帕塞拉爾”(Puluparcelar) 附近遭遇一

支從馬六甲返回的葡艦隊襲擊的船隻。儘管他們

掛起了白旗，仍然遭到葡人炮轟，於是即刻爆發

了一場持續了八天的激烈海戰。最後，葡艦隊駛

向科欽 (Cochim)，而完全被摧毀的荷蘭船隻則

狼狽地逃到了馬來半島的吉打 (Quedá) 港。就

在這年，這兩艘荷蘭船隻最終在馬達班沿海遭遇

海難。
(32)

其它一些荷蘭船隻，譬如由雅各．范．內克

(Jacob van Neck)率領的幾艘命運則要好些。他

們在爪哇停留一段時間之後，於1599年6月回到

了祖國。
(33)
但這次荷蘭遠征隊的詳細情況，根據

現存的來自亞洲的史料，基本上還不清楚，祇是

在迪奧戈．多．科托隨後的著述中有零星提及。

其中說到，果阿在得到有關“那些荷蘭船隻已經

過了爪哇”的消息之後，便派遣一些戰艦開赴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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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甲。
(34)
不過，根據現存史料，里斯本的葡萄

牙統治者們早在1599年8月之前就收到來自北

歐的關於有四艘船隻不久前滿載着香料從印度

回到阿姆斯特丹的消息，於是立刻寫信給菲利

普三世，對荷蘭人一再的襲擊表示嚴重關切。

信中寫道：“荷蘭人這次遠征有可能導致印度

南部的丟失，導致陛下臣屬的損失，乃至於其

它方面的種種損失，這一切對印度來說無疑都

將是致命的。”
(35)

由於這樣，菲利普三世對亞洲形勢十分擔

憂，但始終未收到來自果阿的有關此事的任何

報告。因此在1600年先後給果阿發出了幾封信

函，首先告誡馬六甲首領“對馬六甲炮臺的情況

任何時候都要了若指掌，因為其地位實在太重要

了，特別是現在更要重視保護，因為荷蘭人正沿

爪哇海岸航行，行將抵達巽他(Sunda)群島做生

意”
(36)
，然後指示新任總督艾雷斯．德．薩爾

達尼亞 (Aires de Saldanha)“要打擊那些正在駛

向巽他群島試圖同那裡的當地人進行交易的荷蘭

人，要處罰向這些荷蘭人提供方便的人，因為“如

果這些歐洲人在那些地區長久地待了下來”，

勢必將給 “印度國”造成諸多麻煩和損失
(37)
，

接着又先後給馬來半島、薩馬特拉和爪哇的八個

地方當權者發去函件
(38)
，請求他們支援葡人反

抗“那些敢於去巽他和爪哇那些地區進行貿易的

荷蘭人”或者打擊“所有在其港口歡迎荷蘭人到

來的人”
(39)
。與果阿當局相反的是，里斯本和馬

德里的統治者們很快就認識到荷蘭人對葡人在東

方的利益構成的威脅。他們之所以認識得如此之

快，很可能同下列事實相關：在1599年，一支荷

蘭艦隊曾經封鎖過特茹河河口，甚至給葡萄牙首

都的大門帶來了戰爭威脅。

雅各．范．赫恩斯科爾克 ( J a c o b  v a n 

Heemskerck)和威布蘭德．范．沃里克 (Wybrand 

1619年菲利普二世抵達時的里斯本

引自若奧．巴蒂斯塔．拉瓦尼亞 (João Baptista Lavanha) 之《菲利普二世陛下訪問葡萄牙王國》，馬德里．16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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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n Warwijck)率領的遠征船隊同樣非常幸運。

他們是在訪問了印度尼西亞最東部的一些島嶼之

後於1600年5月至8月間回到荷蘭的。(40)
他們率領

的一些船隻在聖海倫娜島(Santa Helena)遇到一

艘從印度回葡萄牙的商船，於是他們之間隨即展

開了激烈的戰鬥。若昂·多斯·桑托斯(João dos 

Santos)修士乘座該艘葡船，之後在其《東方埃塞

俄比亞》中講述了這次事件。該書1609年在埃武

拉(Évora)出版。他在書中詳細地描述了這次戰

鬥，他說戰鬥一直進行到敵人最終不得不逃跑為

止。此外，他還提供了一些關於荷蘭人的有趣情

況。據這位天主教多明我會教士所述，在聖海倫

娜島上的葡人“從小教堂的牆上取下敵人在那裡

留下的大量條幅和標牌之類的東西，上面記錄着

他們如何從其家鄉荷蘭和澤蘭出發及其在航海途

中的情況”。作者還寫道，荷蘭人“曾到爪哇做

生意，用鍍銀假銅幣在那裡購買的胡椒及其他物

品幾乎裝滿了他們的船隻”。但正在這時，爪哇

人發現了他們得到的“錢幣是假的”，於是將荷

蘭人全部抓了起來，奪回了已經裝上船的貨物，

甚至還“想奪取他們的所有船隻”，最終另一支

荷蘭遠征船隊的同胞們為他們交納了罰款，不過

這次給的錢幣倒都是真的了。
(41)

葡萄牙的史料中還提到荷蘭人馬魯古群島之

行的一些情況，說他們的出現引起了居住在那裡

的葡人極度驚慌，因為那些遙遠地區對於“印度

國”說來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意義，因為那裡盛

產各種珍貴香料。一位曾在安汶地區(Amboíno)

傳教的耶穌會士在1599年懷着幾分惶恐的心情

記錄道：一共有四艘荷蘭船隻抵達這裡，好像

是來“懲罰我們的罪孽”的
(42)
。對這一突如其來

的入侵的各種反應很快就傳到了馬尼拉，那裡的

西班牙當局對此給予了特別的關注，迅速派出一

艘船攜帶着給伊比利亞王國政府的數份報告駛向

新西班牙。
（43）
次年，即1600年，另一位同樣在

阿莫依諾任職的名叫路易士·費爾南德斯(Luís 

Fernandes)的神甫也報告說，荷蘭人分別在班達

(Banda)和特爾納特弄到了大量香料，並在這兩

個島嶼物色了代理商。這些荷蘭人帶來的東西

一再引起葡人擔憂：“他們供給基督之名的敵

人——摩爾人各種武器；這些摩爾人在荷蘭人

的支持下和擁有這些武器之後變得更強大了，

在我們面前總是表現出高傲狂妄和不可一世的

樣子。”
(44)

由於一些伊斯蘭教統治者的長期而頑強的反

對，居住在馬魯古群島的葡人日子過得並不太

平。實際上，那些島嶼總是處在戰爭狀態裡，從

那裡弄到香料必須付出高昂代價，特別要花大力

量來加以保衛。在這之前的若干年裡，葡人甚至

被驅逐出了特爾納特，要知道這個地方自1521年

以來就是葡人的基地了。在這種情況下，葡人不

得不到蒂多雷島(Tidore)去佔領一些新的陣地。(45)

正如居住在那裡的葡人很快意識到的，他們的對

手荷蘭人從歐洲來到馬魯古必然令本來就不太平

的局勢變得更加複雜。根據稍晚些時候的一份西

班牙史料，荷蘭人同葡人在馬魯古群島的初期軍

事對抗恰恰發生在1599年，當時那些武裝到牙齒

的荷蘭人同特爾納特當地的王子勾結，向葡萄牙

蒂多雷聯軍發動了猛烈的進攻。
(46)
但是，通過分

析所有現存的史料，我們認為至今還難以做出結

論，究竟是誰首先挑起了這場衝突的，不過有一

點是清楚的：當時葡人正在同特爾納特當地人作

戰；如果是荷蘭人首先發動了對葡人的進攻，那

他們選擇葡人當時的敵人做盟軍和貿易夥伴就是

很自然的事了。

1600年的前幾個月，一支從太平洋開來的荷

蘭船隻，也就是由雅克·馬胡(Jacques Mahu)率

領的1598年從鹿特丹起航向南美洲方向駛去的

遠征船隊中的一艘倖存船隻，儘管因在航程中

遭遇海難而被毀，但在經過漫長的橫渡海洋之

後，終於抵達了蒂多雷。然而據荷蘭人所述，

葡人對他們真是慘無人道，竟然將所有的荷蘭

海員殘忍地消滅了，充分表現出了空前的敵視

態度，而過去荷蘭方面卻從未以這種方式來對

待“印度國”。
(47)
迪奧戈·多·科托也在其亞

洲編年史中兩次提到了這艘荷蘭船隻到達蒂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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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一事，祇不過並沒有提供任何詳細情況。
(48)

然而，在該事件發生後不久從蒂多雷發出的一封

信件講述了這一事件的一些具體情況。根據該信

件，這艘已被毀得不成樣子的荷蘭船隻似乎是 

“馬魯古之旅”的總指揮若昂．平托．德．莫

拉依斯 (João Pinto de Morais)船長率領的船隊中

的一艘船隻拖到蒂多雷港的，接着一些帶着十字

架的葡人便登上了該船。在船上經過三天的平靜

相處之後，終於在一個名叫雅科梅·德·莫拉依

斯(Jacome de Morais)的葡萄牙船長和荷蘭船長

巴爾薩澤．德．科爾德斯 (Balthasar de Cordes) 

之間發生了意外衝突，結果是荷蘭船長被打死

了。於是，船上的僅攜帶馬來亞匕首的葡人不得

不躲到船尾，而荷蘭人則“立刻拿起武器殺死了

其中的三個葡人”，並試圖去動用安放在船尾的

幾門大炮，準備進一步報復。局面最終被若昂·

平托控制住了，他帶着四個步兵上船，隨即“打

死了四、五個正在搏鬥的人”，並阻止其餘人動

用大炮。不過，該葡文信件並沒有講到倖存的那

十八、九個荷蘭人最終的結局如何
(49)
，很有可能

被押解到了印度，他們隨身攜帶的一些書籍由果

阿宗教裁判所進行了檢查，因為擔心他們在那裡

傳播改革派理論。結果在檢查中意外地發現，這

些荷蘭囚徒攜帶的書籍中有《荷蘭聖經》，於是

立即加以沒收焚燬。
(50)

現存荷蘭史料中提到，1601年雅各·范·內

克率領船隊又回到東方，一直航行到馬魯古群

島。在那裡他攻打葡人的蒂多雷炮臺，據說是

為了報復葡人在上述事件中對自己同胞施用的暴

行。
(51)
不過，之後曾在北大年(Patane)見過內克這

支船隊的佛蘭德旅行家雅克·德·科特雷(Jacques 

de Coutre)在其遊記中對該事件提供了另外一個

版本。他說內克攻打那炮臺是“為了看看是否能

奪回以前曾被一個名叫若昂．平托．莫拉依斯的

葡人用欺騙伎倆奪走的、當時正停靠在蒂多雷炮

臺牆下的一條雙桅小船”。接着他補充說，那位

荷蘭艦隊總司令其實“並沒有帶來報復葡人的命

令”
(52)
。此外，他還提到上述那艘從太平洋駛來

的結果被葡人扣留在蒂多雷港的荷蘭船隻。他不

讚成那種認為就是這艘船引起了葡人和荷蘭人之

間嚴重衝突的說法，他反問道難道這艘船真的有

如此大的威力嗎？他接着指出，實際情況是在這

之前，葡人與荷蘭人之間早已發生過各種小摩擦

了。蒂多雷炮臺的葡萄牙司令員在一封信函中也

講到當時葡人和荷蘭人之間確實經常發生各種衝

突和摩擦。
(53)
總之，以下事實是無疑的：這支荷

蘭船隊的確是從南美洲那邊來，他們經過那裡時

襲擊了智利沿海的船隻，並俘獲了一艘西班牙

船；此外，荷蘭德特隆號船上裝載的那些財物很

可能就是葡人同荷蘭人之間的首次對抗後所獲得

的成果。

一位那些年任職於蒂多雷炮臺的耶蘇會神甫

曾寫道，范．內克的炮擊並沒有造成葡人的任何

傷亡，倒是“我們的人打死了他的許多幹將，擊

壞了他的一些船隻，於是他們為了不至全軍覆沒

而不得不割斷纜繩，留下兩個錨就逃走了。
(54)
另

一封來自馬魯古的信件描繪了他在那裡見到的令

人感到悲傷的場景。荷蘭人的“大量船隻每年都

要連續不斷地來到這裡，而每次都要在所到之處

物色新的代理商人”；總要帶來“許多當地馬魯

古人最需要的物品，例如步槍、火槍、火藥、鉛

彈、性能優越的大炮和各式各樣的武器”；而他

們在這裡卻不像葡人那樣，每到一處都要在當地

人中宣揚基督教義，甚至將其中的一些人“變成

基督教徒或改變其信仰”等。所有這些原因使得

新到馬魯古的這些歐洲人自然是被那些葡人的

敵人看作是理想的貿易夥伴，從而令當地人感

到“非常滿意”。
(55)

雅克．德．科特雷在其作品中同樣提到范．

內克船隊在那一年抵達葡人的另一個定居點的不

幸遭遇。這些荷蘭人從馬魯古群島啟航後向北行

駛，旨在到達中國沿海尋找商機。當到達由葡人

得到中國當局許可而從1557年起開始控制的重要

港口城市澳門的附近海域後，給澳門當局發去了

一封問候函件。他們或許是受到手持白旗的葡人

吸引而“毫無提防地靠岸登陸，因為他們認為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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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白旗就是看到了和平的信號。葡人確實首先接

待了他們，然而接着就把他們統統都絞死了，祇

有一個名叫馬蒂納斯．阿皮尤斯(Martinus Apius)

的所謂“監察員”沒有被殺。
(56)
關於此次澳門事

件在耶穌會史料中也有提及。費爾南．戈雷羅

(Fernão Guerreiro) 於1605年在里斯本發表的作

品中所講述的同科特雷的說法相當類似，祇有一

點事實不同，即：戈雷羅強調說，昇起白旗的不

是葡人，而是荷蘭人船隊。不過，以下事實毫無

疑問：澳門的葡人視不速之客為危險的敵人，因

為那些被俘獲的荷蘭人“承認是來尋找商機的，

是到這些地方來做生意的”。
(57)
葡人十分清楚，

任何外國人對澳門的干預都會立即損壞他們在若

干年之前就同廣東當局建立起來的友好關係。他

們不希望其他外國人對其同中國人的貿易有絲毫

的干預，因為中國當局允許他們控制澳門這塊土

地的承諾是通過極其艱難的努力才獲得的。
(58)
在

這之前不久，馬尼拉的西班牙人就曾一再進行嘗

試，希望能在中國建立一個堅實的基地，但西班

牙人所有的嘗試最後都因葡人的積極活動而落空

了
(59)
，何況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當時還都是同

一個君主的臣民呢！根據一些耶穌會士的信件

所述，除了其中幾個皈依了天主教的之外，所有“

被俘獲的”荷蘭人都被處決了。這些人表示“請

求天主以及在場信徒們的寬恕，祇要是這樣即使

被處死了也會感到寬慰。
(60)
雅克·德·科特雷認

為，對於此事件的責任可能應歸於澳門的特別法

官。
(61)
根據相關規定，應該是他才擁有下令處決

這些荷蘭人的權力。
(62)

澳門發生的上述事件一直以來都被看成是

導致葡人和荷蘭人之間在東方關係破裂的一個

轉折點，因為據說在雅各．范．內克回到歐洲

之後的荷蘭遠征船隊對葡人都持公開敵視態

度，開始執行蓄意打擊葡人的陣地和蓄意損害

其利益的政策。
( 6 3 )
不過，對於那個時期的另

外一些史料也值得我們給予應有的注意。除了

上述發生的事件之外，在另一方面，我們手中

也有一個當時定居於蒂多雷的傳教士提供的證

據。這位傳教士在1601年的一封信件中寫到，

在那裡被葡人抓獲的一個荷蘭人供認：荷蘭人 

“曾得到奧蘭治親王 (Príncipe de Orange) 下達

的摧毀所發現的所有葡人和卡斯蒂利亞人據點的

命令”，使他們打仗沒有兵營，甚至沒有一切；

根據該命令，與此同時，還應該同東印度當地的

伊斯蘭教統治者們結盟。
(64)
另一方面，我們也發

現了雅克．德．科特雷提供的證據。根據他的記

述，當1601年他在北大年(Patane)停留時，親眼

目睹了雅各．范．赫恩斯科爾克率領的艦隊到達

那裡的情形，他們帶着一艘在泗水 (Surabaia，

又譯為“蘇臘巴亞”)俘獲的葡商船作備用。
(65)

另外一些葡萄牙史料確認了這一暴力行為，並

補充說：那艘船是“從索洛島開來的”，荷蘭

人俘獲了之後，“殺了船上的一些葡人，另一

些被抓了起來”
(66)
。現有可靠的資料證明，葡

人與荷蘭人之間的敵對狀態的確始於上述澳門

事件發生之前。

在隨後的若干年裡局勢似乎更為惡化了，因

為荷蘭人並不會放棄同東印度建立牢固的貿易關

係的企圖，而葡萄牙或者說這時期的伊比利亞王

國也決不會放棄最大限度地阻止其企圖的實現。

事實上，1601年從馬德里寄至“印度國”總督

的幾封函件都要他採取嚴厲措施來頂住荷蘭人的

威脅。馬德里的命令十分清楚，就是要求葡萄牙

總督必須親臨南部地區指揮搜尋、襲擊和摧毀敵

船的行動，“以防止任何一艘荷蘭船隻返回歐

洲”
(67)
。果阿葡萄牙當局採取的具體措施中包

括籌建一支由安德列·弗爾塔多．德．門東薩

(André Furtado de Mendonça)所指揮的征伐部

隊
(68)
，以實施伊比利亞王國政府制定的堅決反

對荷蘭人的進攻性政策。至於荷蘭人對葡萄牙在

東方所擁有的利益和陣地所持的態度，根據葡萄

牙文獻資料，直到1601年還不是一貫的和前後

一致的：就像一個世紀之前葡人自己來到亞洲海

域時所做的一樣，除了在必要時採用暴力手段之

外，一般都採取實用主義的態度，盡量去適應當

時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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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一位葡船長在1602年航海日誌中記載的

那樣，荷蘭商船當時經常神氣活現地出沒在南部

海域。
(69)
他們憑藉事先搜集的資訊，直接開到生

產最珍貴香料的地區，盡可能避免同葡人碰面。

就像一個葡萄牙傳教士不得不承認的那樣，荷蘭

人在進行改宗活動方面，真是表現出了完全的大

公無私：“在同當地人打交道的過程中，荷蘭人

比較注意尊重他們的法律和派別，少有企圖爭

取他們皈依基督教，因此令他們感到滿意和高

興。”
(70)
在印度尼西亞群島某些地方的形勢以

前就十分緊張；面對這種情況，荷蘭人既不去

利用，也不捲入葡人同當地的一些伊斯蘭教當權

者之間的公開的或潛在的衝突。即使有時葡人在

這裡或在那裡俘獲了荷蘭遠征隊的某一艘迷航的

商船，在最初的一段時期他們也沒有對葡人一概

採取暴力報復的態度。對於這種善意的態度，雅

克·德·科特雷舉了一個典型的例子：甚至在澳

門事件發生之後，雅各·范·內克也“沒有對葡

人進行報復”，儘管他完全可以這樣做，祇要是

他願意的話，因為他“是位有善心的人”。
(71)

不過，這一局面最終還是發生了根本變

化。1602年8月，一個剛從荷蘭回到里斯本的名

叫佩羅·羅德里格斯的葡商人立刻向政府報告

說，在荷蘭“召開了一次會議，會上那些即將開

赴印度的船主們商定成立一個新的貿易聯合會來

協調其航行；該聯合會的正式名稱為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簡稱為VOC公司；在

其倡議下，由一共二十六艘十分漂亮的商船組成

的船隊這年從厄蘭島起航”
(72)
。這些荷蘭人憑藉

其自1595年以來所不斷收集的資料及其在亞洲

的經驗，制定了一份切實可行的行動計劃。從那

以後，亞洲的局勢就再也沒有回到從前那個樣子

了，因為VOC公司在一個擴大的委員會的領導

下，對亞洲事務開始實行一種與葡人在一個世紀

之前所一貫採取的迥然不同的政策：奪取葡人在

一些戰略要地所建立的牢固基地；展示自身最強

大的航海及軍事實力；在整個亞洲海域建立商業

網點和代理商辦事處；同亞洲各地的當權者們結

盟；積極參與亞洲的各種商業活動和一切抗擊葡

人的政治及軍事活動。
(73)
現在可以肯定的是，他

們的這一行動計劃早在法范．內克遠征船隊帶回

荷蘭有關蒂多雷事件和澳門事件的情況報告之前

就制定出來了。
(74)

現存的葡萄牙史料可以證明，“荷蘭威脅”

在亞洲增加得非常迅速，就像當時所發生的一

些典型事件所清楚表明的那樣。譬如在1603年

12月，果阿大主教唐．阿萊紹．德．梅內塞斯

(Dom Aleixo de Meneses) 在一封寫給朋友的信

中寫道，“我可以告訴閣下一些非常壞的新消

息，我們這個國家，特別是最南部的邊遠地帶，

目前已處於非常危險和困境之中”，因為荷蘭人

不僅在那些地方“奪取我們的商埠，還搶劫我們

停靠在那些海域的船隻”。
(75)
稍晚些時候，編年

史家迪奧戈·多·科托在寫給他的一位朋友的信

中說到，在印度，所有的人都懼怕“這些路德教

信徒”。他還表示相信隨着事態的發展，那些荷

蘭人不久就會成為“所有島嶼的、馬尼拉的、甚

至是中國城市澳門的主人，以及同日本貿易的主

宰”。在其信的末尾，迪奧戈·多·科托無比悲

觀地認為：“若是讓這一事態繼續發展下去，我

們在果阿就將無事可做了；到那時，我們就將不

得不離開這裡，去別的地方尋求我們的新生活

了。”
(76)

面對荷蘭人咄咄逼人的競爭，果阿的觀察家

們最後都開始驚慌起來。的確，在VOC公司成

立後的幾年內，荷蘭人在其東方事業中取得了十

分明顯的成績。關於這點，現存的葡萄牙史料中

有詳細的記載。1603年初，雅各．范．赫恩斯

克科爾克率領的船隊捕獲來自澳門的“聖卡塔林

娜”號大船或許就是荷蘭人在這方面取得的最為

引人注目的成就了。
(77)
根據當時伊比利亞王國政

府無疑有些誇大的說法，這艘船是澳門“最大、

實力最強並最富有的船隻”，之前“從未從中國

出發過”
(78)
；當時船上裝滿了絲綢和瓷器，其價

值估計超過相當於二十八噸銀幣的一百萬克魯扎

多。
(79)
不久之後，也在這一年內，荷蘭人又在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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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附近海域捕獲了葡人的另一艘滿載貨物的商

船，當時這艘船正準備起航去日本。
(80)1604年，

一支由十艘戰船組成的荷蘭艦隊竟然封鎖果阿地

區的曼德維河(Mandovi)河口長達二十天之久，

這些船隻遊弋在那片海域“猶如是航行在自家的

水域航道上一樣”
(81)
。當他們航行到更北的地方

時，即到了蘇拉特(Surate)附近，又“捕獲了一

艘從霍爾木茲開來的滿載着珍貴木材和其它貨

物的葡船。結果，荷蘭人用船上的木材將這艘

和另外兩艘船燒燬了”。其後不久，荷蘭艦隊

在科欽市燒燬了停靠在其港口的一艘屬於費爾

南·德·阿爾布格爾格的商船；他們隨後繞過

錫蘭的加勒岬角，搶奪了一艘從孟加拉開來的

大船。
(82)
根據一份耶蘇會史料，一年以後，又

一艘葡船在爪哇海域被史蒂文．范．德爾．哈

格亨 (Steven van der Haghen) 率領的荷蘭艦隊

捕獲，他們接着又“一槍未放”地佔領了葡人的

阿莫依諾炮臺。
(83)
這一事件對葡人造成的心理影

響，或許值得必要的強調，因為這是落入荷蘭人

手中的第一個葡萄牙炮臺，儘管他們奪走該炮臺

是在十分特殊的情況下發生的：那個葡萄牙商埠

的一些當地居民突然把那裡的“首領”捆綁起來

交給了荷蘭人；在這樣的情況下，那些荷蘭人就

輕易地“奪取了炮臺”。
(84)
據說，葡萄牙人及其

追隨者之後曾“發誓要將失去的炮臺奪回來，要

報復荷蘭人”。
(85)
 

科欽炮臺

引自安東尼奧·博卡羅(António Bocarro)之 《東印度國炮臺和城鎮圖集》，里斯本國家造幣廠印刷所，1992年。



12文 化 雜 誌 2010

文

獻

沒
有
南
部
就
沒
有
印
度

葡
萄
牙
人
對
於
荷
蘭
人
來
到
東
方
的
感
受

從葡萄牙人的觀點看來，荷蘭人初期的東方

之行能夠取得一些驚人的成果是不難解釋的。對

此在當時的史料中有各種各樣的評論。神學界有

些人，譬如路易士·費爾南德斯(Luís Fernandes)

神甫認為這些事件的發生是上天對印度所犯下的

各種罪孽的懲罰。
(86)
不過，葡萄牙的史料中對神

學界這樣的解釋並不以為然，它們對此的解釋較

為務實：荷蘭人之所以取得這樣驚人的成果，頭

一位原因或許是葡萄牙人的輕敵和荷蘭人擁有的

巨大優勢。葡萄牙人一個世紀來對“好望角航

線”的壟斷可能在自己心中造成戰無不勝和無人

能懲罰的感覺；在“印度國”有份量的觀察家們

可能覺得入侵印度洋的“那些荷蘭人是一群異端

的、粗俗的和下流的烏合之衆”。
(87)
其實，荷蘭

人並非如此。在1595至1605這短短的十年間，

荷蘭和澤蘭就派出了一百艘左右的船隻到東印

度來
(88)
；他們直接進攻了“印度國”和印度尼

西亞群島的那些葡萄牙人軍事防禦及航海力量較

為薄弱的地方，搞得葡萄牙人措手不及和驚恐萬

狀。此外，在這些地方，對於荷蘭人來說還擁有

另外一個優勢：當地的權貴們雖然內部不團結和

矛盾很深，但他們都敵視葡萄牙人，都總是打擊

葡萄牙人。這就為荷蘭人利用這一點同其結盟共

同對付葡萄牙人提供了機會。

另一方面，葡萄牙人的軍事及航海實力，從

1600年時期歐洲的水準來看，可能已經過於渙

散、薄弱和落後了。葡萄牙兵士及其頭領們“已

經商業化了”，雖然“其戰艦在海域遊弋，但滿

載着的不是用來作戰的武器，而是用來賺錢的各

種商品”。
(89)
此外，葡萄牙人長期來都無組織無

紀律，他們習慣採取亞洲人的作戰方法，特別迷

信肉搏戰，而常將大炮置於一旁不用。面對像荷

蘭人那樣的以大炮武裝起來的艦隊，葡萄牙人自

然處於劣勢。有些葡萄牙文獻提醒人們注意這樣

的事實：荷蘭人總是想方設法避免過於近距離的

戰鬥，寧願相信他們的大炮從適當的距離進行炮

擊的威力。譬如，安東尼奧·德·戈維亞(António 

de Gouveia)神甫1609年在果阿就特別寫道：荷蘭

人到那時所取得的勝利都是他們“憑藉其大炮群

體的威力及其統帥的靈活機動指揮”的結果，他

們 “從不輕易靠近我們的船隻，更不會同我們近

距離作戰的”。
(90)

在有些方面荷蘭人的確值得稱贊，譬如他們

擁有技術優勢，他們的組織嚴密等。對此，當時

的不少葡萄牙作品都沒有忘記提及。梅爾希奧·

埃斯塔西奧·多·阿馬拉爾(Melchior Estácio do 

Amaral)在1604年寫了一篇關於一艘於兩年之前

回國的葡萄牙船隻在途中遭遇海難的文章。其

中寫道，這艘“聖地亞哥”號商船在聖海倫娜

島遭到從印度尼西亞開來的三艘荷蘭戰船的襲

擊，其指揮為科爾內利斯‧巴斯蒂昂茲(Cornelis 

Bastiaansz)。該作品是作者根據那艘葡萄牙商船

的倖存者所提供的情況寫成的。據倖存者說，敵

船都是強大的戰艦，每艘都配備有“三十多門銅

炮”，並運載着“大量先進的武器和戰警人員”，

以及“可觀的彈藥”；上層甲板上沒有堆放任何

貨物：其大炮都由專業人員操縱。與此相反，那

艘葡萄牙船隻的上層甲板上卻堆滿海員們的大箱

子以及商人的貨捆，以至於他們在那上面連挪動

一下步子實際上都是不可能的，就更談不上還要

對付敵船的突然襲擊了。此外，每艘荷蘭船上都

有“近百名船員”，他們都是屬於異端教派——

加爾文教派的信徒，他們“集兵士、海員和炮手

為一身”；所有這一切通常就是“荷蘭船隻優勝

於我們的地方”。
(91)
稍晚些時候，又有一位名叫

安東尼奧·杜朗(António Durão)的葡萄牙人，同

樣讚揚荷蘭人的機靈，贊揚荷蘭人開到印度洋來

的船隻的先進和牢固，說它們都是用“好木頭”

建造的，船體填縫十分嚴密，尾舵和火藥庫都

是“用摩爾人的銅鋅合金包嚴了的”。
(92)
此外，

這位葡萄牙作者還說到，荷蘭人的航海技藝“十

分高超”
(93)
。

由於種種明顯的原因，從16世紀後幾十年

來，印度尼西亞群島和中國南海就成了葡萄牙人

和荷蘭人爭奪的主要場所。因為，首先，許多亞

洲最珍貴的商品來自印尼和菲律賓，中國以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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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支那的一些地區。其次，“印度國”的力量在

亞洲最遙遠的廣大地區是薄弱的，通常祇局限在

如中國沿海的澳門或馬魯古群島上的蒂多勒城堡

這樣的少數定居點。第三，由於在16世紀頭幾十

年葡萄牙人發覺自己在整個亞洲海域祇是在這裡

或那裡有些參與，感到荷蘭人大有建立其亞洲帝

國網絡的趨勢。最後，第四，那些荷蘭人很快認

識到號稱“天朝帝國”的中國佔據着遠東世界的

中心，那裡不僅傳播着各種亞洲文明，還充滿生

氣勃勃的商機。此外，他們還認識到，如果能夠

利用中國商品來作為交換貨幣，同日本的貿易就

一定能夠興旺。

於是，很早以來，荷蘭遠征隊就着手尋找中

國海岸，希望同廣東省當局打交道，以便首先同

其發展正常的貿易關係，然後達到被允許像葡萄

牙人那樣在中國沿海建立固定商埠的目標。當在

這個問題上無法同中國官員達成像葡萄牙人獲

得澳門那樣的協定後，荷蘭人便採取更為粗暴

的戰略，竟然包圍澳門這座中葡城市，攻擊航

行在中國南海的澳門商船。顯然，這樣一來，

航行於果阿與長崎之間的、並必定在澳門停留

的葡萄牙商船擬運輸到歐洲的大量財富就遭到

嚴重損失；像 1 6 0 3年在聖卡塔林娜島遭遇海

難的葡萄牙船隻被劫掠的場景在17世紀頭幾十

年裡便不斷發生。這一連串事件對於澳門的葡

萄牙精英們說來，無疑是鉅大的災難，並因此

感到十分的絕望。

荷蘭人對澳門發動的最為嚴重的進攻發生在

西班牙和荷蘭達成休戰協定十二年之後的1622

年；在這之前，雙方在東亞基本上保持在休戰

的狀態之下。
(94)
這年四月，一支強大的荷蘭艦

隊從他們早在1619年就在那裡建立了自己的大

本營的爪哇島的港口城市巴達維亞(Batávia)出發

徑直駛向中國海岸。6月22日，科內利斯·雷傑

爾森(Cornelis Reijersen)指揮其艦隊的八百名兵

士，憑藉其十五艘船艦上配備的火炮，猛烈地攻

打澳門。當時荷蘭的所有報道都說這將是一次較

為簡單的軍事行動，荷蘭人必然取得勝利，因為

他們面對的是相對虛弱的葡萄牙防衛，無論葡萄

牙人的防禦工事或是武裝人員都無法同荷蘭的相

比擬。就在此事件發生之前不久，一支葡萄牙遠

征隊離開澳門去北京向明朝當局尋求軍事援助，

當時明王朝的軍隊正在中國北疆抗擊滿洲人的猛

烈進攻。
(95)
然而，與荷蘭人的期望相反的是，他

們最終在澳門遭到了不光彩的慘重的軍事失敗。

據當時一則葡萄牙文報道，荷蘭人在這次敗戰中

喪命的兵士達三百人之多。
(96)
荷蘭人奪取澳門的

企圖的失敗致使他們從此永遠地離開了這段中國

海岸，使他們在試圖同“天朝帝國”建立商貿

關係的進程中不得不去另闢蹊徑。於是在隨後

的數年中，在嘗試接近“澎湖列島”(Ilhas dos 

Pescadores)之後，終於得以在臺灣建立了一個相

對牢固的基地。

荷蘭人來到亞洲無疑令葡萄牙人感到十分驚

嚇。他們對荷蘭人的武裝進攻不敢針鋒相對，而

主要是憑藉所佔據的地理優勢，有時甚至是自身

的社會地位和意識形態來加以對付；雖然來自里

斯本、果阿和其它地方的反映總的來說相當悲

觀，甚至擔心東方葡萄牙帝國有朝一日會崩潰，

但伊比利亞王國和“印度國”還是作出了某些迅

速而激烈的反應。不過荷蘭人對此不但並不懼

怕，反而作出更為強烈的反應，照樣逐步地佔領

亞洲海域的一些戰略要地，從而令“印度國”不

得不在貿易、軍事和航海等方面面對一系列新問

題。為了保持葡萄牙人在亞洲的地位和影響，伊

比利亞王國政府不斷向“印度國”下達命令，

有時甚至提供相應的人力及物力資源，旨在重

組“印度國”的防衛力量和採取強有力的反擊

措施。在其後的數年內，葡萄牙人修復或重建許

多要塞和炮臺，並在這些地方重新配備必要武器

和軍事人員；製造大量新大炮、優質火藥和各種

尺寸的戰船；在各海域航道上採取一系列安全措

施；想方設法奪取新陣地並同當地的昔日敵人結

盟，並為所有航行活動配備武器等。於是，荷

蘭人在幾乎所有的亞洲海域都遭遇到葡萄牙人

的騷擾和襲擊，以至於不得不疲於面對。
(97)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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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印度國”得以頂住了荷蘭人的進攻，而未

受到巨大的損失。葡萄牙人之所以要這樣頑強地

抵抗，正如果阿市政廳在給菲利普三世的信中所

說的，是因為他們認識到了“沒有南部就沒有印

度”的道理。
(98)

到目前為止我們所搜集到的葡萄牙史料祇

是從16世紀末到17世紀末這一百多年間有關荷

蘭人進發東方的情況的大量手稿和印刷出版物

的很小的一部分。有關此問題的任何現存系統

的資料清單至今還沒有。
(99)
不過，我們搜集到

的這些資料的種類已不算太少，它包括了伊比

利亞王國與其東方臣民之間的許多正式函件，

以及大量的傳教士(特別是耶穌會傳教士)的信

件和報告、航海日誌、遊記、海難記事、宗教

和帝國編年史等等。此外，關於葡萄牙人感到

的荷蘭威脅問題，一些渴望成為政治決策者的

人，譬如像弗蘭西斯科．羅德里格斯．達．西

爾維拉 (Francisco Rodrigues da Si lveira)  和

杜阿爾特·戈麥斯·索利斯等所謂“仲裁”文

學的詮釋者們已經做出了特別的理論闡述；

一些狂熱的帝國衛士，譬如像塞拉芬．德．

弗雷塔斯(S e r a f i m  d e  F r e i t a s )這樣的“自由

海洋論”反對者們同樣對該問題提出了自己的

看法。
( 100 )
所有這些史料，都如人們所期望的

那樣，對荷蘭人在亞洲的推進以及葡萄牙人對

此做出的回應進行了描述和評論；而且在這些

史料中有時也對伊比利亞王國的官方政策進行

了批評，同時也提出了某些改革主張。儘管如

此，對於這些問題的一系列研究，包括本文的

探討無疑都是初步的，還有待於澳門學術界未

來進行深入廣泛的研究，從而對此領域做出更

大的貢獻。

【註】

  (1)  關於“印度國”及其“影子國”的基本特點，請參閱桑

傑·蘇布拉曼揚(Sanjay Subrahmanyam)：《從1500年

到1700年的亞洲葡萄牙帝國：政治經濟史》(O Império 

Português Asiático, 1500-1700. Uma História Política e 

Económica)，頁77-112。

  (2) (3) (4) 參閱《葡萄牙王國在印度各地的城市及要塞記事》 

(Livro das cidades, e fortalezas que a Coroa de Portugal 

tem nas partes da Índia), fl. 79v, fl. 57v.

  (5)  參閱梅林克·羅洛夫斯(Meilink-Roelofsz, M. A. P.)：

《1500年至1630年前後的亞洲貿易和歐洲在印度尼西群

島的影響》(Asian Trade and European Influence in the 

Indonesian Archipelago between 1500 and about 1630)，

頁174-176。

  (6)  迪奧戈·多·科托(Diogo do Couto)：《首位注重實際的戰

士》(O Primeiro Soldado Prático)，頁538-539。

  (7)  參閱洛瑞羅(Rui Manuel Loureiro)《迪奧戈·多·科托圖書

館》(A Biblioteca de Diogo do Couto)。

  (8)  參閱桑傑·蘇布拉曼揚：《從1500年到1700年的亞洲葡萄

牙帝國：政治經濟史》，頁152。

  (10)  參閱瑪麗亞·馬努艾拉·索布拉爾·布蘭科(Maria 

Manuela Sobral Blanco):《荷蘭人和東方葡萄牙帝國

(1595-1641)》(Os Holandeses e o Império Português do 

Oriente (1595-1641))，卷二，頁15。

  (11) 《東方葡萄牙檔案》(Archivo Portuguez-Oriental)，卷

三，第一部分，頁317-318和頁389-390。 

  (12)  參閱瑪麗亞·馬努艾拉·索布拉爾·布蘭科：《荷蘭人

和東方葡萄牙帝國》，卷一，頁90。

  (13) (14) 同上，卷二，頁21；頁23。 

  (15)  簡．哈依吉恩．範．林旭登 (Jan Huygen van Linschoten):

《簡．哈依吉恩．範．林旭登東印度之旅》，  (Itinerário 

ou Viagem de Jan Huygen van Linschoten às Índias 

Orientais), 卷三，頁117。

  (16) (17)《東方葡萄牙檔案》，卷三，頁886。

  (18)  參閱唐納德·拉克和埃德溫． 範．克利(F. Donald 

Lach & Edwin J. Van Kley) :《歐洲發展進程中的

亞洲卷三：一往無前的世紀》(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 Volume III: A Century of Advance)，卷

三，頁438-439；請參閱托馬斯·蘇亞雷斯(Thomas 

Suárez)：《東南亞的早期面貌》(Early Mapping of 

Southeast Asia); 還請參閱埃恩斯特．範．維恩和達尼

埃爾·克利金(Daniel Klijn)：《荷蘭與葡萄牙亞洲關

係史研究指南(1594-1797)》(A Guide to the Sources 

of the History of Dutch-Portuguese Relations in Asia 

(1594-1797))，頁103。 

  (19)  迪奧戈．多．科托 (Diogo do Couto)：《第十二個十

年》，卷一，第七章，頁50。 

  (20)  同上，卷一，第七章，頁51。

  (21)  同上，卷一，第十二章，頁93。

  (22)  埃恩斯特．范．維恩：《衰敗還是失敗？對1580至

1645年間葡萄牙人在亞洲逐漸沒落的研究》(Decay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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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anco) :《荷蘭人和東方葡萄牙帝國(1595-1641)》    

(Os Holandeses e o Império Português do Oriente (1595-

1641)，卷二，頁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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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史研究指南》，頁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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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參閱《馬魯古文獻資料集》，卷二，頁679；還請參閱《海

外文獻資料集》，卷一，頁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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à Fortaleza de Mozambique)，頁477 (安東尼奧．德．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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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梅爾喬．埃斯塔昔奧．多．阿馬拉爾(Melchior Estácio 

do Amaral)：〈聖地亞哥號戰船在聖海倫娜島同荷蘭

人作戰及其戰績〉(“Tratado das batalhas e sucess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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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33；頁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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